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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鼓浪》

前言

一壶好茶的各种声音    这里不过是岛、海洋和陆地，有鱼、飞鸟和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是出嘉禾，
起南音，泡功夫茶，博中秋饼，制皮薄如蝉翼、馅有二三十种的春卷，把个“鼓浪”的岛屿弹成“琴
岛”，又“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厦门。    在这里，小城春秋是壶
中的功夫茶，要久久地泡，细细地品，日积月累地重复那种生活化了的仪式，才能酿成酽酽的细水长
流着的生活。而这样的小气象，却偏是“泡”在一个海阔天空的大境地里，于是有了没完没了的海天
一色，没完没了的花草繁茂，没完没了的四季不分，和没完没了的“慢”。即使是在车水马龙的交通
要冲上，这壶茶也不紧不慢，丝毫没乱了那酝酿的分寸。    这样的形象和色彩，气息和氛围，虽然迷
人，但毕竟太过于鲜明而单纯，还是不如声音来得浩瀚无边、水乳交融。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其形
、色、香、味，厦门无疑是一个最为奇妙的“声”的所在。这声音是无所不在又无穷变化的，岁岁常
新又代代相传的，固执又随和，微妙又自然，它无比斑斓，无比摇曳，又无比静谧，无限缄默。    从
波希米亚的草原与森林漂荡到法国巴黎定居了20年之后，米兰·昆德拉开始怀念起了那不知何时失传
的“慢的乐趣”——“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
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
吗？”    我不想作任何的联系和比拟，然而，在涛声波唱没完没了的厦门，在生机勃勃没完没了的“
慢”的主旋律里，他们似乎都还存在。    所以，就有了这些听音寻路而来的络绎不绝的人，坐下来泡
茶，看着海走路，一样节奏，百般变幻。    说起厦门的历史，不长也不短。有文字记载的厦门岛历史
始自唐朝中叶，距今已有1140余年。在此之前，岛上最有名的“居民”恐怕就是成群栖居的白鹭，“
鹭岛”之名即由此而来。而厦门的行政建制始于宋朝，属泉州府同安县。因宋太平兴国年间，岛上产
稻“一茎数穗”而又名“嘉禾屿”。元代在此立干户所，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防御倭寇，江夏
侯周德兴于此筑城置卫，城号“厦门城”，卫所称“巾左所”。  尽管东南沿海外患不绝，但到了明
万历五年(1577)，途经厦门的西班牙使团所见到的“巾左所”已经“是一个雄伟清秀的城市”。到明
天启年间，厦门已成为“旁达西洋，商舶四穷”的通商港口；而原来以渔耕为主的弹丸小岛鼓浪屿，
也成了人烟渐繁的“世外桃源”。    明末清初，郑成功踞金门、厦门两岛抗击南下的清军，并率兵东
征，最终收复台湾。在驻师鼓浪屿的四年间，他在日光岩等地屯营扎寨，设水操台练兵。1655年4月，
郑成功改称厦门为“思明州”，并设立五商、十行，以厦门港为中心，开展东、西洋以及国内沿海地
区的贸易，获取巨利，用以养兵。据说，厦门港的兴盛主要就是从郑成功时期开始的。此间还有许多
江浙一带的爱国知识分子前来追随，著名文人徐孚远、张苍水、陈士京等人还在厦门岛组织了“海外
几社”，陈士京在鼓浪屿筑“鹿石山房”隐居，死后也葬在岛上。    到了康熙年间，清政府收复厦门
、金门后，厦门又恢复原名，并继续发展成为闽南重镇。鸦片战争之后，先是鼓浪屿被英军用武力强
占达五年之久，然后是《南京条约》签订，厦门正式开埠，接下来就是各路列强竞相瓜分，魑魅魍魉
纷至沓来。厦门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的繁荣与兴盛，几乎是耻辱与抗争交织而行。    1920
年春，厦门地方人士林尔嘉、黄奕住、洪晓春等人倡议开山填海、填池造地，改造旧城面貌，同时发
动海外各埠华侨和本地殷商巨贾投资建设。政府当局成立“厦门市政局”，负责规划设计和施工
。1929—1932年的四年间，厦门市区新辟十数条正规道路，新建民房5349座，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厦门
旧城区的格局。而经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规模房屋建设，鼓浪屿也大体上形成了“万国建筑博览
会”的风貌。    今天我们所见的厦门，已经是一个由厦门岛、鼓浪屿岛和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
与原同安县组成的中国“特区”。    在这些“世音”之外，始终伴随的当然还有真正的音乐——那也
正是这里形而上的金字招牌，而这音乐里还有诸种器乐音响、曲调声部，彼此交错对峙，又最终合成
得天衣无缝。    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据说明朝时，一  渔人发现岛西南方有一礁
石，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于是称其为“鼓浪石”。轶闻传开，鼓浪屿便因此得名。
而早在唐朝会昌、大中年间，初名泗州寺的南普陀寺便在厦门岛上的五老峰下建成，所谓暮鼓晨钟，
在这里居然有了这样的妙趣天成。    到了19世纪中叶，外国传教士来到厦门，鼓浪屿上有了教会，也
有了缥缈回荡的圣歌。1906年，因为唱诗班的需要，传教士们从欧洲运来了一架管风琴。而鼓浪屿上
的第一架钢琴却是由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在1913年购进的。此后鼓浪屿上购置钢琴成风，这种风气也
逐渐熏陶培养出大批音乐人才，鼓浪屿被称为“琴岛”。到20世纪50年代初，全岛钢琴已近500台。按
每平方公里平均拥有钢琴的数量计算，鼓浪屿稳居世界之冠。  而在厦门本岛，却默默保留着一种更
为传统更为乡土也更为古老的音乐——南音。南音相传形成于晋唐时期，五代时期即10世纪中叶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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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鼓浪》

泉州一带闽南地区，被今人称为“全世界最古的音乐”和“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只有在“缓歌
慢舞凝丝竹”的南乐中，今天的我们还能依稀领略敦煌壁画中飞天横抱琵琶而弹的遗韵。    至于在这
些声音里来来往往生活着的人们，依然像是聚在一起泡茶。若说这是一场年年岁岁永远喝不完的功夫
茶，那倒真是越久越香。闽南人爱说，铁观音要七泡才出奇香，而那正宗的紫砂茶具，也必是要被茶
渍腌得久了，乌得发金泡出来的茶叶才算够味。不过这茶盘却是一直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关口”—
—“扼台湾之要，为东南之门户”。这样的天时地利，既是其繁荣安乐的根基，又是其历经掳掠的缘
由。但这岛上住着的人，却都是开朗鲜明的气象，连带着过路游客们也都轻松惬意起来，把各种曲调
都唱得自得其乐，或者铿锵，或者柔媚，竟自陶然，毫不哀怨。    在这里“泡”过茶的近现代名人大
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定居或暂住于此的华侨台胞，一种是在此居住或逗留过的内地名士，另一种就
是正宗的本地名人。当然，他们不一定都受得了那酽到苦涩和微醺的功夫茶，更不一定都受得了这一
套生机勃勃的慢的艺术。他们或者甘之如饴、乐不思蜀，或者浅尝辄止、惊鸿一瞥，但都留着颜色、
气味和声音，沉在那年年岁岁、没完没了的功夫茶里，即使已经没了踪迹。但正因为有了这些人，这
些颜色、气味和声音，这茶才能如此越泡越有滋味。    遗憾的是，他们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在这
个城市的地理现实中越来越少。据说厦门市目前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名人故居只有四座，其他
大多数名人故居，不仅时时面临推土机的威胁，还要面临所谓的“名人故居”资格认证和值不值得保
护的讨论。倒是只有鼓浪屿上的“故居”们能够免遭拆迁，但大部分都成了见物不见人的“老别墅”
。也许在这里，沧海桑田可以是顺手拈来的理由，但也许，是一种最自以为是的借口。    我们在这海
天之间泡茶，过日子，或者只是作个过客、游人，看看风景。但那声音无所不在，其间又变化万千。
某些声音，也许已经被淡漠，就像某些早已经被遗落的地标。    泡一壶好茶，然后听音、寻路，往更
深的脉络里走。的确，如果没有人，哪会有功夫，那些铁骨观音、海天一色、涛声波唱，也只是没完
没了的寂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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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协和读书的时候，男生中有人认为：女生将来要嫁人，读书好坏无关紧要，所
以读不好书。好强的巧稚发誓要将男生比下去，于是发奋读书，终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替女
孩子争了口气。但每次放假回鼓浪屿，都要面对生活的窘况：体弱多病的父亲、东拼西凑的学费，而
哥哥为了支持她完成学业，甚至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中途辍学。 在家里人的支持下，她终于坚持到了
毕业。八年后，班里的同学筛掉一多半，她仍然名列全班第一。她获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和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还是当届“文海”奖学金的惟一获得者，并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第
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 她终于熬出了头，如果阿妈泉下有知，也会为这个女儿高兴吧。不过出
这个“头”并不那么容易熬，而这个“医生”，也只是说着好听。当时的协和除了护士之外，再没有
别的女性能担当的职务。巧稚能留院当实习医生，已经是个例外了。她还要兼任住院医师，刚好那两
年总医师病了，院方对她说：“你也代管一下吧。”于是她就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事。每天由门诊跑
到病房，又从病房跑到手术室，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 更为严酷的是，自称崇尚民主、平等的协和医
学院，却有一条极不平等的规定：女性在聘任期间不能结婚，若有结婚、怀孕、生育等事发生，则作
自动解聘论。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要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就只能忍受没有家庭生活的孤独
了。 而她既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她明快外向，喜欢生活中的一切有情趣的
事：听音乐，郊游，读莎士比亚的诗，看一场好电影⋯⋯但现在，为了一个自立自强的心愿，她不得
不把这些都埋在心底。 好在，她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几乎是天性使然，她爱上了自己的职业。
对于她，那些被解除病痛后的女人的安宁欢喜，被迎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是她能享
受到的最大的幸福。而她的名字也有了诸多“翻版”：许多父母感念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出自己的孩子
，就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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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到少年，我想起我的厦门。    海天一色、雨后荫凉、鼓浪屿暮色里的海风抚着来往的行人，而月光
像流萤，扑满夜里海面静默的波澜。    鼓浪屿上鹅卵石路一路盘旋周折，总是让人迷路。荒废的园子
里，阳光照看着野草闲花，有懒猫在晒太阳。岛上人爱在自家凉台里随便拉条绳子，衣服在上面和风
跳着舞。    记得有一次初夏，在鼓浪屿上瞎逛，被五分钟的雷雨淋透，然后艳阳高照。我把自己晒在
一块大石头上，第一次感觉到阳光怎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烤到透明，直到像片树叶，脉络清晰，薄如蝉
翼，可以随时被风吹走。    那时的确还是少年——在南普陀路灯下读舒婷读海子也读海德格尔的年代
，在白城海边唱齐豫唱高晓松也唱Beatles的年代，在夏天有白蚁入侵冬天有卤水豆腐飘香的教室里啃
英文啃概率但拒绝学闽南话的年代。校园内外是没完没了的绿、没完没了的海、没完没了的去往迎来
，让人几乎会错以为也一直会有没完没了的青春。    其实，青春绝不会没完没了，只是这岛没完没了
。我们的青春，都被它吸去了，晾在某处风干，或者保鲜留念，不时诱惑着我们越来越沧桑的记忆和
现实。    就像不知不觉的青春一样，其实我也从来都不懂得厦门。    无论是泡茶、听音，还是寻路，
我只是一个沉浸其中常常恍惚迷路的过客。    而这次的寻找，虽然是一如既往的惬意和美丽，却并不
轻松。我曾经是一个在岛上渴望着“轻”到飞升的孩子，而现在，它，和他们，让我也体会到了那些
不堪承受的“重”。    中华街区的“石敢当”怕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大声镗嗒的陈化成，只藏在我以
前从没去过的小巷子里。我会记得那老房子天花板上的两个小洞，强烈的光线漏进来，晃得人眼酸。
在鼓浪屿上等轮渡的时候，遇到一位准妈妈。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林巧稚的塑像，而是她的小八卦
楼——廊柱的柱头上，刻着舔犊情深的小马⋯⋯而且我知道，这些远远不是厦门的全部。    后来在傍
晚，菽庄花园旁边的沙滩上，我还是找到了儿时的轻快。    我和一个第一次来厦门的孩子一起捉小螃
蟹，用萤火般的手电棒探着，伴着身边潺潺的细密的水流，和背后那更广阔浩瀚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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